
在鹅岭大学，要说关系最
好的两个人，大家都会想到阿
奔与阿放。

他俩是老乡， 又是同学，
硕士毕业后同时被分配到鹅
岭大学行政部。 不仅如此，两
人还住在同一栋楼，有着共同
的爱好———养小动物。

他们开始养的都是狗。 两
家关系好，狗也放在天台一起
养，而且都养了很多，小到蝴
蝶犬、 吉娃娃， 大到边牧、德
牧、阿富汗猎犬、秋田犬，可谓
应有尽有。 为此他们还一起请
了一个人，专门照顾狗狗。

狗狗们相处在一起，也都
不分彼此，十分和谐，平时周
末出去遛狗的时候，两个主人
一前一后地走着，后面跟着一
队狗狗，总能吸引无数羡慕的
目光。

大约是这年秋天，学校里
开始新一轮提干，以往由于资
历和环境的限制，轮不到阿奔
和阿放， 他们也都没在意，但
这次不同，同事之间已经透出
风来，无论是按资历还是按能
力，这次部门正科候选人都应
该是阿奔和阿放中的一个。

形势逼人，两人逐渐忙了
起来，对工作、对应酬都格外
上心；相反他们之间的交集却
越来越少， 偶尔碰到一起，也
只是点一下头，微笑一下。

每个月的遛狗也成了形
式，两个人各自走着，尽量避
免碰到一起。 狗狗们似乎也会
察言观色，竟连嬉闹也少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评选结果出炉。

最终，阿奔成了新任的办
公室主任，成功晋升正科。 阿
放虽然心里很不自在，却也无
可奈何。

又是一个星期天，心中苦
闷的阿放独自一人遛狗。 这时
的他，既想遇到阿奔，和以前
一样向他吐吐槽，又怕遇到阿
奔，怕见了面尴尬。

纠结地遛了几圈，没遇到
阿奔，阿放决定打道回府。“算
了，还是回去赶材料吧，看来
阿奔科长是不会来了。 ”

就在转身要离去的时候，
阿放瞥见校园湖边的石凳上
坐着一个人，搂着一只猫在抚
摸。

“没错，这人正是阿奔，看

来他已开始养猫了！ ”阿放心
里说着，并没有走过去。

慢慢地，天台上狗越来越
少，猫越来越多，从普通的折
耳猫、 中国猫到名贵的布偶
猫、英国短毛猫，品种越来越
丰富。

自古猫狗不相容，养狗的
天台上多出这么多猫来，自然
少不了打斗。 随着撕咬声不断
升级，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
越疏远。

好在阿放还算识趣，在两
人决裂之前， 自己主动退让，
将狗狗收拢到自己家里。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
晨，阿放突然听到一股急促的
抓门声，凭经验他知道，肯定
是狗狗要出去拉屎了。

他起身把门打开，把狗狗
放了出去， 然后虚掩着门，继
续睡觉。 他知道，这条狗很通
人性， 每次拉完自己都会回
来，然后把门撞上，因此他也
不担心。

不知睡了多久，阿放突然
闻到一股淡淡的腥味，他翻身
一看， 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床边居然有一只血淋淋、肉嘟

嘟的猫，看着狗狗那猩红的舌
头，他似乎明白了一切。

正当他紧张地要把死猫
清理出去的时候，却发现一个
更严重的问题———这不是只
一般的猫，而是阿奔上次抱着
散步的那只名贵的英国短毛
猫。

看到那可怜的短毛猫，阿
放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这下
完了，本来因为竞选和养狗的
事已经和阿奔之间有矛盾了，
这下狗狗又咬死了他心爱的
猫，这矛盾肯定要爆发了！ ”阿
放忐忑地搓着手，额头上渗出
豆大的汗珠。

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
了一个办法。 他打了一大盆
水，将满身是血渍的猫收拾干
净，吹干，然后偷偷放到阿奔
家门口，做成猫在外受伤死在
他家门口的假象，那样阿奔就
怪不得别人了， 更不会想到
他。

做完这一切，他忐忑地下
了楼， 在小区花园里散步，等
着阿奔开门时的那一声尖叫。

左等右等，却没有一点声
息。

这时，阿放的手机铃响了
起来，来电话的正是阿奔：“阿
放，你来我家一下，出事了！ ”
电话中阿奔的语气十分平静，
并没有想象中的惊诧。

阿放心里“咯噔”一下，心
想难道是阿奔已经识破了？

到了阿奔家，看到死猫就
躺在门口， 阿放不禁有些惭
愧， 正要开口说话， 阿奔说
道：“你是我最信赖的兄弟 ，
因此我才把这事告诉你 ：这
只短毛猫前天晚上发情 ，狂
叫不止，我老婆一生气，把它
扔到楼下给摔死了， 我亲手
把它埋在了小区的花坛里。
奇怪的是， 今天早上这猫却
干 干 净 净 地 出 现 在 我 家 门
口。 这太不可思议了！ ”

听到此，阿放差点没惊掉
下巴，过了好一会儿，他笑着
说：“猫有九条命，或许是舍不
得你又找回来了！ ”

阿奔苦笑着说：“本以为
养猫比养狗好，看来还是养狗
省心啊！ ”

阿放长舒一口气， 说道：
“是啊， 还是养狗好， 养狗和
谐！ ”

晌午， 村头操场围滿看热闹
的村民。

操场中央 ， 一卖艺人耍完
拳，从箱子里掏出一块砖，双手
握砖猛砸头，“啪”一声，砖断成
两截，掌声骤起……

这时， 场边的一个汉子取来
一块砖，请他再来。

真家伙！卖艺人一惊，一转念，推
说喘口气，从箱子里取出个小瓶子大
声叫卖，此乃咱六代祖传秘方配制的
跌打药酒……

忽然“嘭”的一声，一女孩跌坐
在卖艺人的箱子上，卖艺人伸手抓
住女孩， 递砖的汉子急忙上前道：
“师傅，我女儿被人挤倒，请饶了她
吧。 ”

卖艺人转手揪住汉子：“饶也
行，但江湖规矩，坐咱箱子如下战
书，咱俩定要过招！ ”

“别呀！ 咱乡下人岂敢与师
傅过招。 ”汉子近乎哀求。

见汉子矮且瘦， 卖艺人一脸
不屑，谁让你刚才拿砖，欠揍！ 遂

冷不丁地一拳将汉子击倒。 村民
一阵骚动。

汉子爬起身拦住大伙。 卖艺
人又一脚向汉子踢去， 汉子躲
开，仍劝道：“你一个外乡人如有
闪失……”

卖艺人冷笑道：“老子走南闯
北，怕个球！ ”说完，饿虎擒羊般
再朝汉子扑去……

见卖艺人不依不饶， 汉子突
然想起平日的劳作情景， 急中生
智， 往旁一闪， 抬起右脚朝卖艺
人的小腿狠劲一踹 ，“哎哟 ”一
声， 卖艺人倒地。 汉子瞬间又双
手将卖艺人一抱 ， 再猛往外一
扔，“扑通”一声，卖艺人趴在地
上……汉子上前将他扶起。

“耶！ ……”四周欢声如雷。
有人惊问汉子， 你一个村砖

瓦厂的踩泥工， 哪来这么厉害的
功夫？

汉子嘿嘿一笑，没啥，那三招
是我二十多年每天做工时的重复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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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常年轻时当过会计，曾因算
错了三毛钱，被扣上贪污的帽子抓
去游了三回街。 最后一次游街时，
他求众人， 等老婆生完孩子再游，
那干人哪里听他啰嗦，绑了就走。

晚上回到家，两个儿子已经
出生，他悲喜交加，当即给双胞
胎儿子起名“常夕惕 ”和“常若
厉”。媳妇说：“恁多好听的名字，
你咋取这俩既难听又难记的名
字呢？ ”老常说：“我这是寄望他
们将来小心谨慎地过日子，不要
重蹈我的覆辙，希望他们能朝夕
戒惧， 任何时候都如临危境，不
懈怠，这就叫‘夕惕若厉’。 ”

后来，老常改行，另谋生计。
夕惕、 若厉两兄弟长大后，

对珠算忒有兴趣，都想学财会专
业，老常拍着桌子反对。 兄弟俩
说：“爹，你用‘夕惕若厉’给俺兄
弟俩当名字，这深意俺俩会牢牢
记在心里的。 ”

毕业后，老大常夕惕因工作
出色，很快就被调到南方新公司
任职， 弟弟常若厉则安守老城，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母，还用业

余时间办了个珠心算培训班。
老常见老二教学生学珠算，

又是一拍桌子说：“你看看你哥，
他都当上财务总监， 学起电脑
了，你咋还玩这算盘珠子？ 我当
年可吃了它一大亏呢。 ”

“爹，真要比起来，哥那电脑
未必比得过算盘呢。 我现在教孩
子们学珠心算，那是发扬传统文
化，跟你当年吃亏是两码事儿。 ”

老大的事业越来越好，寄的
钱多了，寄的礼物也贵了。 老常
总是担忧，拿着存折和包裹单问
老二：“若厉呀，你哥寄的这些东
西敢收吗？ ”

“咋不敢？ 他是您亲儿子我
的亲哥哥，他孝敬您的，收！ ”

宽了爹的心，弟弟又悄悄打
电话问：“哥， 你当个财务总监，
真有那么高工资？ ”

“弟，南方遍地是黄金，不信
你就来试试。 ”

“不行，我得在家照顾二老，
况且还有培训班几十个孩子呢！
哥，你可别大意了，工作上多操
点心，别让我们担心。 ”

“放心吧，我这‘夕惕’的名字
不是白起的。 我计划明年辞职开
家会计师事务所，也当老板呢。 ”

岁月流逝，老常也老了。 家
人商量给老常办个六十六岁大
寿。 哥哥打电话告诉弟弟：“我最
近淘了个宝贝送爹当寿礼，咱爹
肯定喜欢。 ”

“啥宝贝？ ”
“一把算盘。 ”
“千万别，咱爹这辈子最见

不得算盘了。 ”
“傻小子你懂啥，咱爹要是

真见不得算盘，咱俩小时候哪里
还有机会偷学打算盘。 听娘说，
咱爹年轻时是靠一把算盘立的
名，十里八乡打算盘的没人比得
过他，县长给他颁过‘珠算能手’
的牌匾， 还奖了一把玉珠算盘。
后来爹的账上出了差错，他就收
起挂在厅堂的大匾和家里的算
盘，挑起了剃头挑子养活咱一家
人。 咱俩考上学时，娘说爹是卖
了玉珠算盘才凑齐了咱俩的学
费。 他这辈子，最放不下的还是
那把算盘。 ”

一家人为准备寿宴忙得不亦
乐乎时，老常却平静得很。 他的眼
睛随着日子的流逝开始变得浑
浊，他常常两手抄在袖筒里，坐在
屋檐下的圈椅上看着天空。

一天，老贵来了。 老贵弓着
背，从屋檐另一头搬个凳子挨着
老常坐下，说：“立了冬，马上就
到冬至，一晃又是一年。 ”

“过得快哩。 ”
“这些日子我老犯心事，有

些话还是不想带进土里。 ”
“趁着天还亮，吐吐吧。 ”
“当年全县比赛打算盘，队

里只有一个名额， 冲着那玉珠
算盘的奖品，咱俩争不下，只好
约架，谁赢谁参加。 ”

“记得哩！ 我瞅着要输，就咯
吱了你一下，我赢了。 ”

老贵苦笑着：“对哩。 我可记
仇， 后来我当了队里小组长，一
想起你那牌匾和玉珠算盘就不
服气，总想让你出个洋相。 有一
回，趁你去买墨水，悄悄在账单
上把 1 加了一笔改成了 4，没想
到被那些人闹大了当典型抓去

游街，坑了你呀。 ”
老常看着天，一声不吭。
“你咋不骂我哩？ ”
“都过去了。 后来俩娃上学，

你不是也帮我把玉珠算盘悄悄卖
掉凑了学费嘛，我还得谢你呢。 听
说最近你身体不得劲儿了？ ”

“嗯，没几天活头了。 入土前，
我把这话告诉你， 走时心里才敞
亮，没有遗憾。 你过寿那天，我会
让若厉给你个惊喜，等着吧。 ”

寿宴那天，哥哥带一家老小
从南方坐飞机回来。 家中“珠算
能手”的牌匾重新挂上，老常从
箱底把老算盘找了出来，站在院
子里仔细地抚摸着……这是他
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当着众人的
面光明正大地抚摸算盘。

众亲到齐，夕惕和若厉同时
奉上寿礼， 打开各自的红木盒
子， 竟是一模一样的两把算盘：
干青玉珠，黄花梨盘，四角包金，
十五树，共计 105 粒玉珠。

院子上空， 一群白鸽飞过，
老常的眼神清亮了起来，嘴里念
叨着：“这天真蓝，这云真白。 ”

女人信缘。 当单位
安排她到 S 市进行业务
培训时， 女人心里“咯
噔”了一下，大学时期的
前任男友就在这座城市
上班，届时见不见面？

培训了几天， 思想
也挣扎了几天。 刚开始，
女人认为， 主动给他电
话，说明她放不下他。 但
到了最后一天， 女人突
然 来 个 一 百 八 十 度 转
弯，既然来了，不主动给
他一个电话， 那才是真
正的放不下呢。 于是，女
人迅速掏出电话， 好像
生怕自己突然会改变主
意。

电话那头， 男人很
意外， 意外之余又有点
兴奋。 男人责怪她来了
这么多天才给他电话 ，
说今 晚 一 定 要 请 她 吃
饭， 就定在她培训地附
近的一家餐馆， 他马上
订房。 男人详细地告诉

她餐馆具体的位置， 还特地强
调这是一家很有地方风味的餐
馆。

女人从男人的话中， 解读
出对见面的期待。 这让女人很
受用， 也验证了她的最终决定
是正确的， 虽然这是她自己与
另一个自己在对抗。 她甚至认
为， 这是她在与他的交锋中取
得了完胜。

下课后， 女人就直接走路
来到餐馆。 其实很好找。

女人先到。 包房简约而温
馨，正是她喜欢的风格。女人等
候时， 一直在猜想见面时该是
什么情景， 还没理出最有可能
出现的一幕，男人就到了。男人
人到声到，不好意思，真的不好
意思，让你久等了。

似乎是职场应酬的客套
话，这多少让女人有点意外。更
让女人意外的是， 男人身后还
跟着一个女人，男人介绍，这是
她的女朋友。

女人疑惑， 哪有带着女朋
友见前女友的？ 女人又想，或
许，他只是跟她说，带她见见他
的大学同学……无论如何，看
来，今天给他打电话，还是有点
不合时宜。

女人想，既来之则安之吧。
上菜了， 男人不忘给她介

绍每一道菜的特色， 并结合当
地的风土人情一一讲解， 声情
并茂， 俨然就是一个专业的导
游。 他的女朋友却像一个热情

的女主人， 不是给她夹菜就是
招呼她多吃点。

看他们一唱一和， 女人反
而释怀了， 当男人和他的女朋
友送她到招待所时， 她竟然热
情地邀请他们上去坐坐。

女人和男人都打开了话匣
子， 开始侃起大学时期的鸡零
狗碎，当中不乏东家长西家短，
他的女朋友则在一边兴致勃勃
地听着。

说着说着， 女人突然说起
了贡梨， 说那是她第一次吃到
贡梨， 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
梨子， 也不知道梨子可以粗糙
而甜蜜。 男人笑了，说，这就对
了。 转身，在他带来的环保袋中
挑出了一个最大的贡梨， 你不
知道吗， 砀山离这里仅几十公
里，可以说，这里的砀山贡梨最
正宗也最新鲜。 男人又补充道，
刚才来的时候， 特地买了一大
袋给她带过来。

女人很感动， 他终究没有
忘记。

男人说着晃了晃手中的贡
梨，尝一个吧。

女人遗憾地说， 这里没水
果刀。

男人又在袋子里掏出一把
水果刀，得意地说，买贡梨的时
候，他女朋友特地到对面买的，
说招待所肯定没有水果刀。

男人削梨的动作既熟练又
快捷，削出来的梨皮很薄，打着
转， 中间不会断———还是跟当
年一样。

女人接过圆润多汁的贡
梨，百感交集，很久没有人给她
削过水果了， 在这里能再次吃
到他亲手削的砀山贡梨， 也算
是不枉此行。

男人又在袋子里挑出一个
最小的， 边削边对他的女朋友
说，贡梨寒凉，你不宜多吃。 削
完，男人在贡梨上面按下两刀，
切出一小块，自己吃了，然后，
把切开一个角的梨子递给了他
的女朋友。

女人看着男人这个既熟悉
又陌生的举动，怔在那儿……

多年后， 女人和男朋友逛
超市， 在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了
砀山贡梨。 男朋友捕捉到她的
目光，说，买吧。

女人白了他一眼， 说得决
然，不买！

男朋友赔着笑脸，说，贡梨
粗糙，怎配得上你。

女人心中一声叹息， 你怎
会明白，我不吃贡梨，恰恰是因
为贡梨那些细腻的故事。

村支书山根带着驻
点单位县技工学校校长
一行上了凤山。

“领导，咱是省级贫
困村 。 田少， 丁薄 ，山
瘦。 ”

校长放眼四望 ，频
频点头：“山形似凤 ，好
水如龙，天蓝云白，桃李
成荫。 好地方， 好景致!�
既然‘村村通’给村里打
了水泥路， 咱可以做一
篇好文章!”

山根暗暗摇头:“书
呆子， 摊上你们这么个
穷单位，我都倒霉了，还
做好文章?� 看你能憋出
个啥来!”他眨巴眨巴眼，

“领导，就看你了。 ”
校长点点头：“三年

见效，四年建功。 ”
山根一脸不屑。
一周后， 校长带了

三个人来，说是专家。 指
指划划一通后，走了。

春雨天将至， 村里
突然进来了二十多辆大巴，谁
家门前晒谷场大点的都成了停
车场。 拿着树苗，扛着砍刀、锄
头， 在一个个拿着张纸的老师
的带领下， 穿白校服的孩子们
就像一朵朵白色的桃花， 撒向
了凤山。

后来大巴又来了几次。
“三年桃四年李五年梨”。

三年后的春天，红的、白的、粉
的桃花，开满了凤山。 凤山，活
脱脱成了一只香艳艳的桃花凤
凰。 学校摄影社来了，县摄影协
会来了。好游网小编来了。省的
摄影协会在凤山搞了个摄影大
赛。 市、省的主流媒体都来了，
报上说， 靠桃花吸人气， 找财
路，凤山这只土鸡凤凰浧槃了 !�
凤山桃花名头响了。

那一年， 县城通往凤山村
的村道开始堵车了。 又过了一
年，桃花开时，村道上车子堵了
十公里。

山根每天忙着卖蜂蜜、番
薯、花生，忙着招呼客人住宿。
闲下来打了个电话：“领导，现
在村里路太小了，帮帮呗 !� ”

凤山桃花出名了， 山根的
跛脚婆娘山凤也骂孙子骂出名
了。 一帮穿着印有“省民协”三
字 T 恤的男女在拍桃花、 吃桃
蜜、赏老建筑时，突然听到山凤
在骂孙子，那个九曲蜿蜒，那个
荡气回肠。 一个老头大吃一惊，

招呼大家过来听。 山凤吓住了，
不知这帮城里人想干啥， 不敢
吭声。

老头问， 你骂孙子怎么还
有个调调?
� � � � 山凤说， 俺娘就这么骂俺
的， 俺娘的娘的娘的娘也是这
么骂俺娘的娘的娘的。 这骂孙
子不犯法吧?
� � � � 老头笑了，他让山凤骂他。
山凤说，我又不认识你，骂你干
啥?� 老头再三恳求。

于是山凤抖搂精神， 挟凤
山风雨雷电， 将个不知好歹的
老头骂了个酣畅淋漓。

山根回到家， 一记耳光甩
在婆娘脸上，反天了，要感恩客
人，你敢骂人家?!
� � � � 老头一行拉住山根， 连连
向山凤作揖，谢谢，谢谢!
� � � � 山民围过来都笑。

不久， 老头带了一帮人来
找山凤， 又找了几个会骂这调
调的妇人一起开骂。 又录音，又
录像， 还记了很多看不懂的符
号。

后来， 老头拿了一块牌子
钉在山根家门上，上写“非遗传
承人”几字。

再后来， 就常常有人来听
山凤骂人， 听完很开心， 还给
钱。

山根的女儿叫桃花。 别人
爱吃桃子、 桃蜜， 桃花爱吃桃
花。 所以姑娘长得俊不说，还身
上带着桃花香，呵气都香。 山上
的桃花越来越多， 桃花辞了城
里的工作， 带着男朋友回凤山
了。

桃花的男朋友是设计师，
二人拿出所有积蓄， 又贷了一
笔款，将自己家有几百年历史，
早没人住， 但维护还完好的老
房子好好地收拾了一番， 改水
改电改厕，又粉刷了一通。 青砖
黛瓦， 石阶粉墙， 竟有了新气
象。 二人搬了进去，挂上一块招
牌，美丽桃花。 主营桃花宴。

饮桃花酒，品桃花茶，轻咀
桃花菜肴，赏满眼桃花，吟桃花
诗。 眼里鼻里，口里心里全是桃
花，这是何等快事 !� 于是“美丽
桃花” 成了游凤山又一必到之
处。

每日里， 桃花在桃花香中
醒来， 和男朋友带上篮子釆桃
花。 她娉娉婷婷穿行在桃花丛
中，美丽又快乐。 男朋友遮一把
阳光，笑了，她就是桃花精灵，
她就应该生活在这里呀。

狗叫小黄，走在前面。 我
在最后，中间是父亲。

山路扭着水蛇腰，若隐若
现通往莫家岩。 这是东江边
的一小山村， 住的都是客家
人。 父亲肩上的竹扁担随着
脚步起落，吱吱有声。 扁担两
头 是 红 绳 子 系 着 的 “百 宝
箱”。 里面装有针头线脑、各
种样式的糖果，以及木梳、镜
子、粉盒 ，还有钓鱼钩 、钓鱼
线等。 乡村日用小物件，基本
上应有尽有。 在扁梢上，挂着
父亲自制的拨浪鼓。 鼓面用
蛇皮绷成，两侧缀有佛珠，摇
起来卜卜咚咚响， 它代替了
父亲很多语言。

父亲是一个货郎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部

分货郎已改弦易辙，只有我的
父亲还在坚守着。 他说，那里
不通车， 年轻人外出打工了，
年老的都留了下来，他们需要
他。 并且再三强调，在我赴任
前一定要陪他去下莫家岩。

父亲说， 人往上走，如
果太容易 ，就要小心了。 这
话有点矛盾 ，可父亲并不解
释 。 他话不多，见到人时脸
上便堆着笑，常回应的话就
是 ：好，好的，你放心。 与巧

舌如簧的商贩相比 ，我不知
道 ， 这些年来 ，他是如何在
做小买卖的。

应父亲的要求回乡，原以
为可休息几天，没想到父亲坚
持让我跟他走一趟。

父亲脾气极犟，认定的事
从不更改，我只好极不情愿地
跟在他身后。

莫家岩真穷，穷得连山上
都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 远看
绿葱葱， 近处却是灰蒙蒙的。
风一吹，土路扬尘，迷眼。

还好，莫家岩村子中间有
一棵树。 老远，我们就看见了，
是细叶榕。 高大、婆娑，罩住树
下几户稀稀拉拉的人家。

快靠近村子，父亲取下拨
浪鼓， 轻轻摇动，“卜卜咚咚”
有节奏的声响便在乡间小路
传送开来。 小黄配合着鼓点，
扯开嗓子吠。 随着叫声，没看
人出现，倒有几条大小不一的
狗，撒着欢儿，飞奔而来。 它们
是来迎接小黄的。 见面后，又
是拥抱，又是撕咬，三五个滚
在一起，把本来就忧伤的花草
蹂躏得死去活来。

到了榕树下，已有一圈人
在等候。 大多是老人与小孩，
有的提来鸡蛋，有的拿着废铜

烂铁，还有抱来一大包塑料底
鞋子。 搭眼望见，便高声喧哗：

老黄，你可来了！
老黄，硫磺和臭蛋（樟脑

丸）带来没？
父亲边应答边快步走到

树下，放下担子，顷刻便形成
中心。 有小男孩吸溜着鼻涕，
毫不客气地夺走父亲的拨浪
鼓，“卜咚卜咚” 一阵摇晃，引
得其他孩子围攻，纷抢着要。

父亲打开“百宝箱”，掀起
了莫家岩生活圈的一阵小激
动，还有那难得聚在一起的温
情。

张大娘，这是你要的鞋拔
子。 对了，你现在还做鞋子吗？
年纪大了，可要注意身体。

老嫂子，我给你带来驱蛔
虫的宝塔糖。 记住，给孙子一
天只能吃两颗，不能吃多了。

老哥，给，玉石烟斗。
有位阿姨，年龄和父亲差

不多，她用个小布兜兜了两截
剪下来的粗辫子， 坐在一边，
看父亲忙活，时不时用眼角瞟
瞟我。

我学父亲， 脸上堆着笑，
也望着她。

她忍不住了，拍拍父亲的
肩，问：他是谁？

她这一问，周围的人仿佛
也才看到我似的，脸上挂着同
样的疑问。

那一刻，我生怕父亲说 . . . . .
� � � � 父亲看我一眼，低下头继
续给大伙拿东西。 父亲说，他
是小黄。

问话的阿姨乐了：小黄不
是狗吗？

大伙一听，“轰” 地都笑
了。 父亲忙更正：那他是大黄。
我儿子呢， 还没找到工作，让
他出来见识见识。

我长长吁口气。
阿姨说，你知道不，你这

次迟到两天，村里人都很焦急
呢。 春妮妈，昨天没等到你，今
天下山去买发酵粉去了，你要
给人家道个歉。

父亲说，好，好的。
阿姨说，下次不能再这样

了。 要做这里的生意，就要守
时，说好隔十天来一趟，一定
要兑现。 否则，你这么多年的
名誉都毁了。

父亲说，好，好，你放心。
阿姨说， 现在世道变化

快，万一……万一哪天你不能
来了， 也要和大伙说一声，免
得大伙都惦记你。

听她这么一说，我的心莫

名地颤抖了一下，鼻腔有些发
酸。 我忽然感到父亲让我来莫
家岩是有用意的。 而我一开
始，竟然有点误会了父亲。

阿姨将布兜递给父亲，父
亲问，要点啥？

阿姨又瞟了瞟我 ， 这才
说：他是你儿子，就不怕说了，
我是帮春妮妈办事的，春妮爹
要周年祭了， 想托你下次来，
带回些祭品，比如手表、录音
机什么的。 那死鬼托梦给春妮
妈， 他现在还没过奈何桥呢，
有小鬼守着，要收贿。 不给点
好处，会下油锅受罪。 唉，可怜
春妮爹， 活着受了一辈子的
罪，死了，多老实的人，也要被
逼着去送礼……

父亲愣住了，他的手有些
抖。

父亲抬头看看我。
阿姨将布兜塞进父亲的

箱子里，然后起身，慢慢离开。
那一刻，我感受到，阿姨塞下
的不是辫子，而是春妮一家人
的希望。 再确切点说，是整个
莫家岩的希望！

20 年前，我即将被任命为
莫家岩所在县的书记，父亲让
我回趟老家。 于是就有了上面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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